
犬养毅的“和平”试探与“五一五”事变

李吉奎

　　1932年 5月 15日,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刺。现职首相被杀,在

日本不是第一次。但是,这个“五一五”事件,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

内阁和军部在侵华策略上的分歧密切相关。本文拟就笔者所接触

到的资料,就该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,作简要的论述。

一、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猖獗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世界法西斯势力开始出现。日本国内

也出现法西斯组织,并且越来越多。起初影响最大的是“犹存社”,

它是在 1919年由北一辉、大川周明等组织起来的。它的纲领《日本

改造法案大纲》被称为“日本法西斯圣典”。该“大纲”主张在国内由

天皇“维护国体”,停止实施宪法, 解散议会,予军人以改造国家的

权力。它标榜“反对”资本主义,实行“纯正的社会主义”。它主张对

外实行所谓“解放亚洲民族”, 建立“世界联邦”。� 其实质, 是实行

军事独裁,对外扩张,来摆脱国内严重困难的处境。日本政府、军

部,以及社会上各种法西斯分子都赞赏这个“大纲”。

由于北一辉、大川周明等人的鼓吹与日本统治阶级的扶持,陆

军、海军、退伍军人各式人等,从 1924年开始,组织了如国本社、行

地社、建国会、天剑党、王师会、一夕会、樱会以及由农村青年组成

的爱乡塾等。在 20年代,法西斯团体有一百多个。到 30年代,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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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斯势力更加猖獗, 军队内部的法西斯组织与社会上的法西斯政

党、社团遥相呼应。由少壮派军人桥本欣五郎等为首在 1930年 9

月成立的樱会,鼓吹“彻底的大日本主义”, 主张发动对外战争。日

本的法西斯组织强烈要求用法西斯独裁, 取代日本式的资产阶级

政党政治。

在 30年代初,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对外侵略加紧等原

因,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。作为法西斯势力中心的军

部,因为受不同财阀势力后台的制约, 其内部意见也不一致,分裂

成为“皇道派”与“统制派”。这两派在实行法西斯军事独裁与对中

国进行侵略扩张的主张方面, 并无分歧, 但“统制派”主张“缓进”,

实际上控制着政府;“皇道派”(以荒木贞夫等为代表)主张“急进”,

他们一次次谋划排除“统制派”, 控制政府, 制造法西斯政变与暗杀

活动。1930年 1 月, 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召开, 滨口雄幸内阁经与

英、美妥协,在限制海军舰艇的伦敦条约上签字。由于日本海陆军

统帅权属于天皇,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

部具体掌管, 政府无权参与其事,所以军部与社会上的法西斯势力

认为滨口侵犯了天皇对军队的“统帅权”。法西斯组织“爱国社”分

子在同年 11月行刺滨口重伤致死。1931年 4月,民政党若■礼次

郎第二次组阁。

法西斯分子仍不满足,他们互相勾结, 策划建立“举国一致内

阁”,并拟在 1931年 3月 20日发动政变,迫使内阁总辞职,然后推

举宇垣一成大将组成法西斯势力军事独裁的政府,但此计划因宇

垣改变态度而停止。这是“三月事件”。在这次事件中,“樱会”骨干,

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欣五郎、长勇等军部少壮派是中心人物,

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及建川美次、杉山元等将领予以支持。国内的法

西斯独裁一时未能搞成,活动重心转到了关东军方面。

九一八事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,元

老西园寺公望、首相若■、外相币原都曾对陆相南次郎提出过意见

或质询,要军部与关东军慎重。但是, 关东军代表人物板垣征四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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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原莞尔等人十分强硬,在 10月 2日制定的《解决满蒙问题方案》

中规定,“将满蒙建成独立国,置于我们保护之下”。“从现在起,要

尽力促进各种独立运动”。� 由于日军比较顺利地占领了东北全

境,另外,美、英等西方强国对日本此举,并未作出强烈反应,这样,

日本政府与军部尤其是关东军的意见分岐没有突出起来。

尽管如此,军部的法西斯势力与社会上的法西斯分子对若■

仍然十分不满。若■内阁迫于军部的压力, 不得不在 12月11日总

辞职。同月 13日,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织新阁。犬养内阁以芳泽

谦吉任外相, 高桥是清任藏相,荒木贞夫任陆相。犬养内阁面临的

局面是十分严峻的。新内阁组成的当天, 便宣布再度禁止黄金出

口,改行通货膨胀和战争财政政策,加强了对左翼的镇压。尽管如

此,右翼和军部仍然不满意。�

二、犬养毅组阁后的对华外交

犬养毅是日本老牌政治家, 自明治以来即活跃在日本政坛上。

他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往。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时,犬养还作

为贵宾受邀参加典礼。政友会在当时是日本最大政党。由犬养组

阁,据说是西园寺公望推荐的。 在田中义一内阁里外务省政务次

官(实际代理外相)、属于三井系统、与关东军关系密切、众所周知

的“对华强硬派”森恪, 在犬养毅组阁过程中,也起了促进作用。森

恪在犬养内阁中担任书记官,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。鉴于军内不

稳,犬养让得到少壮派军人拥护的荒木贞夫出任陆相, 以防不测。

荒木是“皇道派”首领, 他的亲信真崎甚三郎中将担任参谋次长。

犬养内阁组建之初,首先是面临“满洲”问题,包括在事变后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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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扩大侵华, 建立伪满政权,进攻“北满”和锦州, 以及对付嚣张的

关东军“独立”的问题。其次,是在九一八事变后,国际联盟将应中

国要求派团来华调查的问题。第三,是在 1931年 1月 28日日本海

军在上海发动侵略后, 如何处理的问题。一般著作都说, 犬养内阁

采取“不扩大”政策� ,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解决日中之间的矛盾。但

是,情况要复杂得多,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,犬养内阁是被军部、关

东军、海军牵着鼻子走的。当时内阁很难制订出一个为军部所能接

受而又能解决中日冲突的外交方案来。

众所周知,自明治时期确立天皇制国家以来,日本政府一贯推

行侵华政策, 它多次与俄国订立密约,主要是图谋占领东北。日本

帝国主义的形成过程,与图占东北使之殖民地化,是密不可分的。

虽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是由石原、板垣等关东军少壮军人直接去干

的,军部参与其事,但在犬养上台之前, 以其为总裁的政友会也不

甘示弱,主张强硬论。在准备 9月进行的府县选举的过程中, 政友

会各支部纷纷攻击政府的“软弱外交”,主张以武力解决“满蒙”问

题。总裁犬养毅、干事长森恪也到各地宣传,主张“排斥软弱外交”,

扮演了宣传战争的重要角色。� 这就是为什么军部能接受犬养组

阁,荒木愿入阁任陆相的原因。

日本学者古屋哲夫引用《现代史资料七·满洲事变》一书所载

关东军参谋长片仓衷在 1931年 12月 28日《满洲事变机密策略日

志》的记述:“随着政府的更迭和首脑的调动,陆军中央部态度已完

全改变。”荒木打的是“解决满蒙问题”与“改造政府”的旗号,成为

把军部“革新派”的期望集于一身的人物,“据说,犬养就是因为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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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了这个军部革新路线才成功的”。� 因为政府与军部对关东军的

行动已不再限制了,这就意味着关东军已可以着手实现“建立满洲

国”的方针,而且此方针也成为日本的“国策”了。

但是,犬养毅组阁之初,政府与军部,尤其是与关东军,在对华

政策方面并不完全一致。因为牵涉到国际交涉,日本政府,尤其是

犬养毅本人, 曾经采取过“不扩大”的方针。由于政府与军部经常是

以“二重外交”的姿态出现, 所以二者之间存在一些矛盾, 是不奇怪

的。这个阶段的不一致,指的是关东军方面急于要在东北建立伪满

政权,而犬养毅却设想“不扩大”,派萱野长知赴华进行“和平”试探

工作。

另一种说法, 芳泽外相系犬养的女婿, 虽是外务官僚出身,但

并不得力。为了解决中国问题, 犬养直接派其心腹去南京,但对森

恪等人保密。因此,森恪扣押了给首相官邸发来的一切电文, 使犬

养得不到任何消息。萱野和行政院长孙科的协议,因森恪的破坏而

失败。� 无论如何,萱野受派赴华,在当时是局外人所不了解而又

担负重大使命的一次行动。

三、萱野长知受命来华试探“和平”

马冢明在《满洲事变与犬养内阁》(《日中关系与外政机构研

究》, 1983年, 原书房)一文中记载, “犬养首相试图以孙文的大亚

细亚主义为基础, 谋求改善日中关系,并遣责(派遣责成之意)与孙

文友好的萱野长知‘密使’前赴广州与广东政府首脑研究解决满洲

问题。当得知军部始终坚持‘满洲独立’的意向后,孙科、陈友仁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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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于提出了断绝邦交的主张。”� 这则记载如果没有误译的话,则

所记不惟语焉不详,且有多处失实,有必要略加说明。

中国混乱的政局, 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有利条件。1930年, 蒋冯

阎中原大战方告终结, 蒋介石便在江西“围剿”红军。在宁粤分裂的

形势下, 1931年 5月 27日,反蒋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

非常会议,翌日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,随即发出通电,

限令蒋介石下野。在蒋氏第三次“围剿”失败的同时, 日本发动了九

一八事变。22日, 蒋介石在南京发表谈话: “以和平对野蛮,忍痛息

愤,暂取逆来顺受态度。”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。至 12月间,沪、粤

方面坚决要求蒋介石下野。蒋无奈,在做了一番安排之后, 12月 15

日宣告下野。是月下旬,由孙科任行政院长,主张抗日的陈友仁任

外长。正是在这个时候, 新上台的犬养内阁准备与中国讨论“满

洲”问题。

据犬养的左右手古岛一雄回忆,犬养毅主张承认中国在东三

省的“宗主权”,在平等开发东三省经济的基础上,日中两国联合建

立新政权,从事实上达到日本所追求的目标。故在他组阁之后,背

着军部派心腹萱野长知为密使前往上海,同南京方面交涉。� 由于

内阁书记官长森恪与陆相荒木贞夫都支持“满洲”独立的主张,所

以森恪得知派遣萱野赴华的消息后, 一面透露给军部,一面通过犬

养之子(犬养健)转告乃父, 陆军对此十分愤慨。最后,犬养召回萱

野,中止了交涉。 犬养健在 1946年 6月 27日在东京盟军总部审

判甲级战犯的法庭上作证说:“严父毅氏,最关心中国东北问题,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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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对“满洲”事变,绝不扩大,奉天皇命令许可,与蒋委员长进行和

平商谈。当时派往南京的密使,就是萱野长知氏。”� 这里所说的中

国谈判对手蒋介石,当是孙科的误记。那么,主要当事人萱野长知

是如何记述的呢? 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。

萱野长知出版于昭和十六年( 1941 年)的《中华民国革命秘

笈》对他这次中国之行讳莫如深。但是, 1946年 7月 1日的《东京

每日新闻》第二版上,却以《东北事变和平密使, 在成功前, 遭军部

妨害》的大标题,刊出了萱野对此行的回忆。萱野当时任贵族院议

员,年 74岁, 这个披露,为中日关系史留下了不见于官方正史的一

页。下面,引用陈固亭先生的译文,用以补充、纠正前揭古岛、犬养

健所述不尽、不实之处。

萱野称:我在青年时代, 认为日本与中国非合作不可, 以后追

随孙中山先生奔走中国革命,倡导中日提携,常给我指教的是犬养

毅先生。但是那时的田中内阁,坚持对华武力解决,我非常愤慨,曾

警告田中内阁的政务次官森恪说:“日本现在若不反省, 将来必走

入破灭之途。”森答:“除武力以外,无法解决。”这真使我万分失望。

我又同样警告当时参谋本部的支那课长重藤大佐,也无结果。那时

我想:“在现在的内阁, 谈和平工作是徒劳无益, 等待有了理想的内

阁,我必趁机行事。”萱野长知至迟到 1905年便已与孙中山订交,

在此后 20年中,他们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。萱野对中国有颇深的

同情感,是没有疑问的, 他想在日中关系交恶情况下做调停工作,

确有其善意之处。他继续谈到:

“果然不久( 1931年 12月 12日)我所敬佩的犬养先生降下组

阁了。在大命降下的那天, 我愉快的到先生家里道贺,他看见我就

说:‘喂,马上去吧?’他虽然没有说明什么事, 我早会意了。我答:

‘就去吧!’组阁完了之后,总理参内那天, 我到官邸面会, 密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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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。为了预防军部妨害,约定了电报暗号。”萱野又问犬养,是否要

和内阁书记官长(森恪)谈一下? 犬养表示,这次你们二人(指萱野

及其秘书松本藏次)是我密派, 书记官长和陆军大臣都不必见面。

“这次你们的任务,是今后日本生死的分歧点,切盼成功。”

萱野此行化装更名颇为秘密。据载, 1931年 12月 19日, 恰逢

军缩会议日本全权代表松井石根与永野修身由东京起程, 前往门

司,他们便以送行者的身份一同出发,由门司赴上海。萱野搭诹访

丸,他还将去向告诉了松井。当时因为中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,萱

野便事先致电居正、马伯援、徐瑞霖等要人,请他们前来码头迎接。

抵上海当晚, 松井说:“这里有政府的代表重光公使, 你可和他见面

一谈。”次日, 萱野访晤重光, 重光说:“目前日华关系最恶, 还有和

平解决之途吗?”萱野说:“正面交涉,彼此为了面子, 互不相让,恐

难成功。我是无位无官的人,以同志的立场。恳谈,必可打开僵局。

但是我是没有权限的,谈到相当的程度,就要请你负责正式谈判

了。”重光表面很赞成他的话。12月 23日,萱野抵达南京。

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, 但尚未公开发表。行政院长系孙科。24

日,在铁道部官邸,与孙科开始交涉。萱野表示:“东北事变的爆发

是非常遗憾的事,现在要想设法和平解决,犬养总理为此日夜焦

虑,希望中国方面也要反省,改变抗日的政策,以实现孙文先生的

遗志及犬养总理的宿愿。”孙科很理解他的话,他与居正二人认为

日本方面如果有自东北撤兵的觉悟, 则商谈必可顺利进行。萱野即

将经过电告犬养毅。

但是,对萱野的电报并无答复。尽管他仍然继续会谈,但得不

到进一步指示。原来, 犬养刚好循例去三重县参拜伊势神宫, 萱野

的电报被书记官长森恪截获,因为是密电,电文不明,仅知道是萱

野所发。“森因此愤怒,蓄意妨害,一面告知军部,一面令重光阻止

其行动。日本大使馆的机关报《上海每日》华字新闻,发表消息说:

‘日本外务省否认萱野的行动。因之萱野的言动,对日本政府无

关。’”

59



据萱野所述, “关于初次商谈的内容。当时计划:一、日本自东

北撤兵;二、由中国派警察维持秩序; 三、指定该地为实行三民主义

模范区;四、中国派大员常驻东北(居正或邹鲁) ;五、准许日本移民

东北; 六、两国各派大使正式谈判(中国居正, 日本山本条太郎)。”

以后犬养电萱野: “军部猛烈反对,工作恐难进行。”如此, 萱野奔走

月余,只得悲愤饮泣返国。萱野称,犬养被刺后, 他的对华和平工作

的事实内幕, 才大白于天下。萱野去世后, 东京《日本经济新闻》发

表消息,还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蒋介石的慰问:“日华缔结人间爱。蒋

主席慰问和平密使萱野长知氏。”�

萱野的回忆, 因属于回忆录一类的文字,也难免有不准确之

处。根据其他资料, 是马伯援陪同他赴南京。他向居正这位有特殊

友情的朋友转达了犬养毅的设想。居正(当时代理司法院院长兼最

高法院院长)向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通报情况。据说汪精卫对此非常

感兴趣,极力怂恿居正进行和谈接触。蒋介石也支持居正与萱野交

换意见,研究和平解决的具体条件。在蒋汪安排下, 居正与萱野就

东三省问题解决方式进行多次磋商,想研究一个双方领导人认可

的方案后, 再由中日政府正式签订条约。� 随后的情况,正如前揭

记述,犬养的计划为军部所妨害,萱野返国请示。不久,中日两国报

纸刊出消息, 说刚回国的萱野在神户被日本宪兵拘留。萱野在其回

忆中未提及此事, 但军部之反对和平解决“满洲问题”,已经公开有

所表示了。

军部不顾犬养的和平设想, 采取相反的,即“扩大”政策。在东

北, 军部与外务省的政策, 便经常是以“二重外交”的姿态出现。

1931年 9 月, 关东军占领南满铁路沿线城市及吉林以后,进一步

是占领北满。10月 8日, 关东军的空军轰炸张学良政权的临时所

在地锦州,随后进兵北满, 11月占领齐齐哈尔。1932年 2月 5日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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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了哈尔滨。这样, 日本军队便占领了“满洲”全境。日本政府于是

协调了政策。这个政策的具体内容是,分开“满蒙”与中国本部,由

这两部分组成对华政策。

首先是“建立满洲国”的国策化。

军部召关东军代表回国报告,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奉命回

东京, 1932年 1月 5日抵达。6日,板垣同陆军省、海军省、外务省

三省共同制定了《支那问题处理方针纲要》。8日,颁发了嘉奖关东

军军事行动的诏书。该诏书肯定了此前被贬抑的嫩江、辽西战役,

这表明由天皇名义宣示政策转变的意义。11日,天皇特予召见,垂

询,破例给予指示。12月 23日,载仁亲王取代金谷范三任参谋总

长。1月 9日, 荒木的亲信真崎甚三郎为参谋次长。2月 29日,小

矶国昭任陆军次官。

在板垣等人制定的《支那问题处理方针纲要》中,对“满蒙”的

根本方针是: “期望在帝国的威力之下,使该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国

防、交通、通信等作为帝国永远存在的重要因素, 充分发挥作用”

(即将该地区永远殖民地化)。而“当前要使满蒙从中国本部政权分

离出来,成为一个由独立政权统治的地区, 然后诱导它逐渐具备一

个国家的形态。”显然,这些措词是肯定了关东军准备在“满洲”建

国是合法的行动。又规定:“帝国的满蒙政策,将来应由一个强有力

的国家机关去推行, 但当前需要在军队的威力之下去实行。”从而

规定关东军在东三省有全盘处理各事项的权力。

其次,是确定对“中国本部”的方针:“至于中国本部政权, 主要

目标是使它对满蒙的一切主张自然而然地趋于绝望。因而,与中国

本部政权之间关于该问题之直接交涉,应尽可能采取拖延政策。如

最近将来该政权提出直接交涉的建议时, 我应提出重新确认大正

四年条约和其他一切条约、协议、协定,及根绝反对日本、排斥日货

等要求,以对抗之。”上述措词所表达的意思, 毋须解释便可了解。

日本政府与军部, 丝毫无意和平解决“满洲问题”,它甚至还在华北

活动建立亲日政权,并将内蒙古并入“满洲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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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 12日,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, 通过上述“处理方针钢要”。这

是陆、海、外三省共同确定的政策,不过在阁议中对原“处理方针纲

要”关于“满蒙”部分作了个别简化与修正(如将“帝国威力下”改成

“在帝国援助下”)。� 1月 13日,板垣持《支那问题处理方针纲要》

回到沈阳,关东军即全力以赴着手建立“满洲国”。作为首相的犬养

毅,无疑也是同意这个对华政策的。因此可以说,在此之前军部、关

东军与政府是有意见分歧的, 而现在, 在“满洲”建国,已成日本政

府追求的目标。关东军原来是计划占领“满洲”后作为日本领土处

理,但后来改变计划,将统治方式定为建立傀儡政权。关东军为贯

彻其方针,一方面指使原属张学良的一些大员在各地组织政权,另

一方面又将清废帝溥仪从天津拉到大连。1932年 3月 1日,由张

景惠等成立“东北行政委员会”,宣布成立“满洲国”。3月 9日,溥

仪在长春就任执政。伪满的权力,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里。日本政

府出于对外交关系上的考虑,一时不敢公开承认“满洲国”,而是将

占领“满洲”作为既成事实定为其基本政策。3月 12日,犬养内阁

阁议决定,目前不予承认,但尽量援助这个新国家,以使将来得到

国际的承认。�

日本要制造“满洲国”, 又不能不考虑国际的反应。关东军方面

便要在上海的日军制造事端,以使欧美列强的注意力转移到它们

利权集中的上海来。海军方面对关东军的“成就”也甚有妒意, 于是

在 1932年 1月,在上海雇用中国流氓杀死日本僧侣,以此为借端,

于 1月 28日由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方面挑衅,这便是

一二八事变。2月,日本陆军大部队也在上海登陆。日本以保卫侨

民的生命财产为托辞, 20日发动总攻。日本侵略军遭到十九路军

等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,被打得四易统帅, 狼狈不堪。但是,日本趁

势已完全占领了东三省, 3月 1日,炮制出“满洲国”伪政权,至此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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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方面的战事已无必要再打下去了。3月 3日,日军声明停战, 5

月 5日正式签订日中停战协定。

“五五”协定第三条规定:“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

面之越界筑路, 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

前。”� 该协议的订立, 天皇是满意的,但军部认为于此役并未获得

多少好处,自然不会乐意, 于是成为发动“五一五”政变的原因之

一。

“一二八”抗战,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救亡热情。曾经与

萱野长知谈判的居正, 这时致函犬养毅,谴责日军侵华行径。犬养

在复信中,表示希望与中国和平解决问题。信中说: “居君阁下:敬

奉高谕,深感仁人忧世之言矣。仆以衰老之身, 误当调鼎之任。窃

期以此机会, 定兴亚之长计,是为孙中山先生之首倡,而仆等之共

鸣。希阁下为黄种发挥大手腕为幸。”� 信中正式提出解决东三省

问题方案:撤出东三省日本军队,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况,废除

领事裁判权, 承认日本人在东三省有杂居和行动的权利。犬养还告

诉居正,将派萱野再次赴南京会商,以期达成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协

议。但是,过了一段时间,萱野并没有来华, 犬养处也没有进一步的

信息,却是突然传来犬养毅遇刺身亡的消息。

四、“五一五”事件之发生及其影响

犬养毅虽然在 3月 12日阁议中同意了《支那问题处理方针纲

要》,但他一直反对承认“满洲国独立”。尽管被军方压倒, 并不免被

军方所左右, 而和平解决日中问题,这种愿望始终没有放弃。这大

概是因他与孙中山有长期密切交往,与南京政府各派系首领均有

过从,对中国国情有较深刻了解的缘故。在世界法西斯日益猖獗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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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法西斯势力尤其嚣张的形势下,犬养毅个人是没法阻遏军部

的气焰,使日本的国际交往趋于正轨的。所以,他尽管与军部妥协,

还是为军部与民间法西斯势力所不容。当时国联所派的李顿调查

团正在东北, 日本国内发生这种重大事件, 当然不能不引起各方注

意。

根据芳泽谦吉(犬养内阁的外相)回忆录《外交六十年》所记,

犬养死因是: 犬养为谋矫正陆军的纲纪紊乱,打算将过激青年将校

30人免官。可是, 军人的免官权归陆军大臣掌握而不属于首相,因

此他与参谋总长闲院宫(皇室)载仁商量,但被泄漏出去, 而招致军

方不满。至于泄漏的人则为内阁书记官长森恪。在犬养毅被戕后

的第二天,森恪曾经对免官问题提到“总理错了!”� 另据认为,犬

养毅被暗杀的直接原因是签订“五·五”上海停战协定。下手的人

则为属于过激团体“血盟团”的海军青年将校。

1932年 5月, 海军青年军官古贺清志、江上卓等 7人, 吸收了

11名陆军士官生及十多名桔孝三郎的“爱乡塾”的农民敢死队,决

定发动政变。他们的计划得到大川周明、头山秀三、本间宪一郎、长

野朗等右翼巨头的经济支持。5月 8日,犬养出席政友会的关东大

会并发表演说,对否认议会的主张进行了激烈的批评。15日傍晚,

这伙人袭击犬养首相官邸, 杀死犬养。同时,又向内大臣官邸、警视

厅、政友会本部、三菱银行等处投掷手榴弹,然后向宪兵队自首。他

们还散发《告日本国民书》的传单,宣称“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

就是采取‘直接行动’, 杀死天皇左右的奸贼!”提出“打倒政党与财

阀”等口号。� 企图促成发布戒严令, 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法西

斯专制政权。

日本法西斯行刺犬养毅的计划, 是经过周密策划的。马伯援在

犬养被刺后从东京返国,告知居正,萱野长知回日本之后, 受到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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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斯分子严密监视。萱野每次会见犬养,旁边都有人监视。犬养对

萱野与居正会谈的初步结果表示满意,对和平条件具体内容讲了

自己的意见, 要求萱野再到中国与居正交换意见。就在 5月 15日

萱野会见犬养从其邸宅出来后一个小时,犬养即遭暗杀。�

犬养之死,最苦恼的是元老重臣西园寺。在不到半年之前,他

为了压制气焰逼人的军部法西斯势力,才把高龄的犬养推荐任首

相。本来,犬养在日本政界颇有令誉,他在日本政治生活中有过值

得肯定的一面, 被说成是“宪政之神”,孙中山的朋友,“大正民主”

政治的代表人物,清贫孤高的政客,英俊豁达的谋士,以及具有东

洋信义的民众政治家等。但是, 自从与政友会合流(政友会革新俱

乐部)并担任该会总裁后,被认为是晚年失节。他歆羡首相宝座,参

加政友会推倒滨口内阁,从而使军部势力介入政治, 加速了否定政

党政治的法西斯势力的崛起,他本人亦被这股势力所暗杀。西园寺

在犬养被刺后曾表示: “必须彻底查明犯罪事实, 查个水落石

出。”� 但从以后的事实看,根本办不到这点。“五一五”事件表明,

日本政治的决定性因素是军部。政党政治已徒有其名,政党内阁已

缺乏权威,他们不可能对法西斯暴行采取有力措施, 甚至把这些暴

行称为“爱国”之举。事实上,没有军部的合作,政局便无法控制。5

月 20日,陆军方面又提出对组阁的五项希望,表示反对政党内阁。

当时宫廷与政界普遍希望接受军部的主张。西园寺担心政党内阁

继续下去,会使国内的对立更加激化,因此推荐比较稳健的斋藤实

继犬养任首相。斋藤年高 75岁, 已处于半隐居状态, 他所组织的内

阁是军部与政党的折衷内阁。正确地说, 政党成员在这届内阁中

只是起次要的、陪衬的作用。在西园寺公望看来,起用斋藤可以在

牵制军部的同时, 促使贪污渎职、内争不已的政党悔悟。但是, 他的

65

�
� 《红色贵族春秋》(西园寺公一回忆录) ,田家农等译,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0年,第

57页。

《居正传》,第 206页。



目的最终也无法达到。

“五一五”事件后,右翼气焰日见嚣张。北一辉及大日本生产

党、天野辰夫等发动神兵队事件的武装政变, 随后袭击若■等。

1932年 12月,大日本生产党、神武会、建国会等 30多个法西斯团

体组成“拥护国体联合会”。凡此,都表明日本已无可挽救地滑向法

西斯专制的深渊。

严格地说,在侵华问题上,犬养属于缓进派,并非站在尊重中

国领土主权的立场上考虑中日问题。他虽然想“和平”解决日中问

题,反对九一八事变的扩大化, 不承认“满洲国”, 但其政治能量有

限。在政友会内部,最大的实力人物森恪, 已决心背弃犬养。在这

种形势下,想绕过军部与内阁, 通过个人的因缘, 沟通与南京的关

系以解决中日问题,是不存在成功的可能性的。犬养之死,使战前

日本的政党政治于焉告终, 也为孙中山 1924年神户演讲中“日本

是做亚洲王道的干城,还是做欧洲霸道的鹰犬”的质疑做出了结

论。此后日本人所鼓吹的“大亚细亚主义”, 无非是日本法西斯主义

的代名词罢了。

“五一五”政变后, 日本在扩大侵华的道路上越滑越远,最后走

上了全面侵华战争的道路。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的崛起使日本走

向毁灭。这一历史教训,是值得世人记取的。

(作者单位: 中山大学历史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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